
去独山港吃小海鲜
■简儿

三月的一天，张大哥邀约我们去独山港吃海鲜。独山港是张大
哥的老家，那里有他的亲戚和朋友。沿途经过一片油菜花地，春天的
田野美如一幅画卷。远远地看见一座山，张大哥说那就是独山。为
啥叫独山？独独一座山嘛。说是山，其实就是个小土丘。然而对于
平原的人们来说，这小土丘无疑是一座“巍峨”的山了。就像胥山，虽
然已经夷为平地，在人们心中仍是一座山。

我们抵达的时候，天色将暗下来，张大哥的外甥、侄女刚爬了独
山回来。每次回老家，张大哥的外甥、侄女总要爬一爬独山，这座小
时候秋游老师带领他们一块儿爬的山，在他们的记忆中不啻是童年
的游乐园。及至长大了，他们仍念念不忘童年的欢乐时光。

张大哥说，小时候运动会比赛谁第一个登上山顶，一个班的同学
像离弦的箭，“嗖”一下上山，那场面真壮观啊。一晃五十多年过去
了。小时候觉得独山真高啊，登上山顶能看到东方大港。这座被国
父孙中山钦定的“东方大港”，是当地人的骄傲。张大哥初中念的黄
姑中学，以前叫六中，这所位于独山港镇虎啸桥村的乡村学校，引得
许多学生慕名前来读书，因为这所学校教学质量一直在平湖名列前
茅。黄姑中学还是一所“全国航天特色学校”，这里的学生情系航天，

“不追歌星追科星”，宇航员杨利伟曾亲自来到黄姑中学与同学们见
面，在同学们心中播下了科学的种子，也种下了一个航天梦。

张大哥还说，独山港外有一片海，海水碧绿，宛如一条青龙，谓之
“青龙港”。其实是一条深海沟，能容纳十万吨巨轮。东方大港之所
以成为东方大港，离不开独山港。

我的故乡名字也唤作“青龙港”，这不能不说是冥冥中的缘分
了。我在《鲜艳与天真》里写过它的来历。无论是独山港的青龙港，
还是故乡的青龙港，都是有故事的港，也是美丽的港。

我们来到独山海鲜小镇，只见两旁店铺林立，海鲜干货店、杂货
铺、酒店等一应俱全。镇上的居民大多自建了小别墅，装修成了农家
乐，接待慕名来吃海鲜的人。张大哥的外甥说，顶热闹的时候，街上
停满了车，宛如一条游龙。

我们去的饭店叫“浙里鲜”。张大哥对这家店情有独钟。“这里的
海鲜有小时候的味道。”张大哥夹了一个泥螺品尝起来。“这一口滋
味，馋了好久了。”小时候张大哥背着小竹篓去海边捡泥螺。可别小
瞧这泥螺，是渔家孩子的宝贝呢，也是张大哥心心念念之物，每次回
独山吃海鲜，必定点上一碗泥螺。还有红膏炝蟹、带鱼、鲳鱼、豆腐鱼
（独山人谓之“财鱼”，吃起来软软糯糯，一点渣子也无）……“吃了财
鱼，马上有财。”这是中国人的智慧和幽默，赋予了寻常吃食美好的寓
意。也许这财鱼并不是一样寻常吃食，而是人们记忆中的一道珍馐，
只因它有着小时候的滋味，是故乡的滋味。

最后服务员端上来一道粉丝白菜海白虾汤，张大哥的外甥告诉
我们，这道菜上过《舌尖上的中国》节目，从前渔民过年，没啥东西招
待客人，就煮点粉丝白菜汤，再抓一把海白虾放里面，谁知煮出来的
汤特别美味，这道菜也一直流传下来。我捞了一筷粉丝，夹了白菜和
海白虾，舀了一勺汤，粉丝软糯Q弹，白菜清甜，海白虾嫩滑，汤汁鲜得
掉眉毛。

若说平生吃到最好的海鲜，大抵一次在嵊泗，一次在岱山，还有
一次就是在独山了。独山海鲜小镇，果然名不虚传。夜色中我们徜
徉于农家小院，一个个玻璃鱼缸里装着鲜活小海鲜：海瓜子、文蛤、花
蛤、花螺、香螺……还有墙上挂着的菜品图片：家烧鲳鱼年糕、梭子
蟹炒饭、香芹米鱼羹、避风塘草虾、椒盐财鱼、海鲜炖豆腐、葱油鲍
鱼……每一道菜看起来都美味诱人，勾起了味蕾和肚子里的馋虫，吃
饱喝足的我们不禁想着啥时候有空再来独山吃一顿海鲜。

车子缓缓驶出小院，驶在独山小镇的街巷上，驶在烟火人间里，
夜色中回望那一座独山，宛如一头巨兽，静静地蹲在小镇旁。司机小
金指着前方告诉我们，山外就是海，那么我们此刻也正驶在一个山海
传奇里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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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的“高光时刻”
■小草儿

表哥说要给我们讲个笑话，听了才知道，原来是真实发生的事。
他店里一位做菜的大师傅，为了给主播打赏，成了榜一大哥，不仅花
光了所有的工资和奖金，还欠了一屁股债。这个春节，他只能靠辛苦
加班赚的钱来还债。大家听完都笑了，笑这个人傻。我跟着笑，可笑
着笑着，心里又泛起一丝同情——对一个普通人的同情。

我想，那个平日里埋头在后厨挥勺炒菜的人，在成为榜一大哥的
那一刻，大概是被某种耀眼的光环迷住了。那种被看见、受欢呼的荣
光，瞬间吞噬了他的理智，让他忘了自己是谁，忘了那些钱是怎么一
分一分攒下来的。那一刻，他可能觉得自己不再是后厨里默默无闻
的大师傅，而是屏幕里被人追捧的主角。就像莫泊桑的《项链》里那
个为了一夜风光付出十年辛劳的女人，不过是为了一瞬间的虚荣，换
来无数个日夜的偿还。

这就是普通人真实又心酸的故事。
漫漫人生路，普通人的一生就像一本平铺直叙的故事书，装订得

还有些歪歪扭扭，没人愿意翻开，也没人关心书里主人公的喜怒哀
乐。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那样的幸运，能被倾听、被关注、被认真对
待。于是，普通人需要自己寻找出路，想让那条平淡的路上有那么一
点起伏，一点不一样的亮色。有的人铤而走险，有的人被骗得倾家荡
产，不过是想给自己的生活添一道光。他们傻吗？其实他们大多是
有着工作能力、正常判断力的普通人，只是那道虚假的光太耀眼、太
让人贪恋，才让他们一时迷了眼，成了别人眼里的傻子和笑话。

人的一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琐碎和普通才是常态。大多数
人一辈子也就那么一两个高光时刻，比如结婚那天。我记得小时候，
村里有人结婚，我们就挤在人群里看新娘子。有的新娘被大家盯着，
紧张得手脚不知往哪放，扭扭捏捏；有的腼腆羞涩，低着头脸红；也有
少数落落大方，笑着跟人打招呼。奇怪的是，过了那一天，再见到她，
脸还是那张脸，眼还是那双眼，可眼里没了那天的光，就像午夜过后
脱了水晶鞋，她又变回路人甲，平凡又普通。

所以，我们想逃离，想旅行，想方设法给自己的人生创造点不
同，无非是希望自己这本书能写得曲折一点，有趣一点，让人愿意翻
一翻。

让人感到温暖的是，这个社会对普通人的关注渐渐多了起来。
“投资于人”这样柔软的词，甚至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里。这不仅仅
是把钱和资源投到人的能力、健康和职业发展上，更是让每一个普通
人能被温柔地看见，被用心地对待。关注普通人的心理健康，支撑他
们的情感世界，这是一种更需要坚守的长期主义——它或许缓慢，却
是最根本的改变；它未必耀眼，却能照亮人心最深的地方。只有越来
越多的普通人在日常里被看见、被尊重、被认可，这个社会才会真正
变得越来越好。

三进曹庄
■孙志强

曹庄是我的根脉之地，因为
我父亲生于斯，长于斯，最后又
魂归于斯。

说来惭愧，自我有记忆起至
今的八十年间，我仅去过三次曹
庄。首次到曹庄是在 1947 年
冬，那一年父亲驾鹤西去，家徒
四壁的母亲含泪把父亲薄葬在
曹庄后，又将年仅 8岁的我寄养
在曹庄伯父家近一年。由此，曹
庄的旧貌深深烙在了我幼小的
心灵里。

那时的曹庄是个位于嘉兴
东南 5公里外的弹丸小镇。一
条东西向的市河是曹庄通向外
界的唯一水上通道。两条小街
并行排列在市河北岸。沿街全
是低矮的平房或草舍，稀稀拉拉
地开着一些店铺。其环境也是
脏秽不堪，镇梢四周到处排满了
露天茅坑，蚊蝇多得不可胜数。
虽然如此，但“子不嫌母丑”，我
对曹庄仍然有种绿叶对根的情
意。

自母亲重新把我带回嘉兴
后，日子便在母亲替人洗衣的艰

辛中一天天捱过。我们再也没
有能力凑出往返的船钱和走亲
的礼品，久而久之，便与伯父家
断了来往。曹庄从此成了我梦
中的情乡。

参加工作后，我曾千方百计
力图恢复与曹庄堂兄妹们的联
系，可惜一切努力都无果而终，
大概他们都已离开曹庄到别处
发展了。但我对曹庄的思念之
情并未泯灭。那份眷恋，早已扎
根在我心中。

新世纪初，举家迁回嘉兴
后，我便萌生了二进曹庄去故地
重游的念想。

一个“暖风熏得游人醉”的
春日，我与老伴沐浴着和煦的
春风，观赏着盛开的油菜花，踏
上了寻根之旅。车子沿纺工路
到石堰转入曹焦公路向东直
行，不一会儿就到了我梦中的
曹庄。

当我的双脚重新踏上曹庄
的土地时，一种“少小离家老大
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感慨油
然而生。眼前的曹庄已经旧迹
难寻，新貌焕然。镇域已跃过市
河向南扩展。人民路、庆丰路相

继建成拓宽，成为贯通集镇南
北、东西的主干道。道路两旁新
楼鳞次栉比，居然还发现了一处
名叫“紫金豪庄”的高档商品房，
那气派的样子，令我赞叹不已。
可惜因曹庄乡于 1998年并入了
余新镇，曹庄集镇成了一个社
区，因此市面略显萧条，人气也
嫌不足，但从街道上遗留的种种
痕迹，依稀能推想出它曾经的繁
荣。

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从媒
体得知，曹庄地块已被纳入嘉兴
科技城核心区域，将围绕老集镇
和梅泾港进行改造更新，打造成

“科创文居一体、城园湖景共融”
的新城镇。于是，我又萌发了在
有生之年再一次去看看曹庄的
意念。

去年秋高气爽之际，三进曹
庄终于成行。根据导航，我们从
南湖大道转入槜李路后一路前
行，半小时左右就到了曹庄。

眼前的曹庄正处于大规模
的开发建设之中。老集镇及其
周边区域已整体拆迁，仅保留了
文保单位砖桥与老粮库等少数
建筑。

站在砖桥上举目远眺，塔吊
林立，到处一片繁忙景象，各项
重点工程正在全力推进。

最让我兴奋的是，从嘉兴南
站始发的嘉兴至枫南市域铁路
将在曹庄设站。曹庄站为全国
首座采用连续沉井施工工艺建
设的岛式双层地下车站。目前7
座沉井已全部精准下沉到位，沉
井间也全部贯通。东西两端，力
大无穷的盾构机正向科技城站方
向和嘉兴南站方向全力掘进。未
来这条公交化线路开通后，一小
时可达上海虹桥。我站在工地围
挡外，想象着不久的将来，列车呼
啸而过，带着曹庄人奔向远方的
情景。这座曾经藏在城乡接合部
的老集镇，正在“轨道上的嘉兴”
的号角声中蝶变。

八十年间，我三进曹庄，见
证了它从沉睡到苏醒，从贫瘠到
繁荣，更见证了一个时代的涅
槃。

待到来年春风又起，这个有
着 1100多年历史积淀的古镇，
这片我父亲长眠的土地，必将以
崭新的面貌，在嘉禾大地上熠熠
生辉。

■简兮

翻开泛黄的诗页，古诗词里
的海棠，以各种姿势开放，朵朵
风姿绰约，却又能各自芬芳。

苏轼笔下的海棠，是一朵幽
独的自喻。

元丰三年（1080），苏轼贬谪
黄州，寓居定惠院。院东杂花满
山，一株海棠悄然绽放，俗人不
知其贵。诗人走近它，如同遇见
另一个自己：“嫣然一笑竹篱间，
桃李漫山总粗俗。”这是海棠的
姿态，又何尝不是诗人的自况？
以桃李的俗艳反衬海棠的超逸，
以“朱唇得酒”“翠袖卷纱”的细
腻描摹赋予海棠美人风韵——
而这一切，不过是为后文的感慨
埋下伏笔。

“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
言揩病目。”当流落异乡的诗人
遇见不知何故来到此地的西蜀
名花，两个“天涯流落”的灵魂瞬
间相拥。西蜀是海棠的故乡，也
是诗人的故土。于是饮酒歌诗，

与花共醉。黄庭坚将此诗推为
“古今绝唱”，正在于苏轼实现了
人花合一的至高境界——幽独
的不是花，是诗人自己。

陆游笔下的海棠，是一朵被
痴心守护的花。

读陆游的海棠诗，总能看到
一个痴狂的背影：“为爱名花抵
死狂，只愁风日损红芳。”一个

“死”字，一个“狂”字，将爱花之
情推到极致。但陆游的狂放不
止于此——他竟想“绿章夜奏通
明殿，乞借春阴护海棠”。那是
在道教仪式中向上天奏报的绿
色章表，诗人却要连夜呈递，只
为恳求玉帝多赐几日阴云，庇护
那风雨中摇曳的娇红。

他将护花之举写成神话般
的虔诚，非真痴者不能为。诗中
不见海棠的具体姿容，但那被诗
人拼死爱着、日夜忧着的花影，
早已开在每一个读者的心里。

李清照笔下的海棠，是一朵
被问瘦的春色。

那是一个雨疏风骤的春夜，

少女浓睡之后，残酒未消。醒来
第一件事，是问卷帘人：院中海
棠如何？侍女漫不经心地答道：
海棠依旧。少女却摇头叹息：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这三十三字的小令，藏着多

少婉转心思？“绿肥红瘦”四字一
出，满纸生辉。以“绿”代叶，以

“红”代花；“肥”状雨后的茂盛，
“瘦”写凋零的凄清。色彩、形态、
情感，尽在其中。那份新意背后，
是一个闺中少女对春光易逝的本
能伤感，是她以惜花之名，诉说着
对青春容颜的珍视与怜惜。

唐寅笔下的海棠，是一朵画
中的相思。

明代才子唐寅，以画名世，
亦以诗传情。他的《海棠美人
图》有诗云：“褪尽东风满面妆，
可怜蝶粉与蜂狂。自今意思和
谁说，一片春心付海棠。”

这幅画如今已是难觅，幸好
有诗句流传。首句写海棠褪尽
东风、盛装而立，既是花的状态，
也是美人的姿态。次句“可怜蝶

粉与蜂狂”，蝶蜂狂舞，追逐春
色，却无人能解花之心事。后两
句陡然一转——“自今意思和谁
说，一片春心付海棠”。诗人要
诉说的心意，无人可听，无人能
懂，只能交付给画中那株静静绽
放的海棠。这是以花为知己，向
花倾诉衷肠。唐寅一生坎坷，仕
途蹭蹬，卖画为生，这句“一片春
心付海棠”，何尝不是他自己的
写照？诗画合一，人花相怜，至
此海棠已不仅是花，更是承载心
事的知己。

春天的海棠花争奇斗艳。
在古诗词里，诗人看花，其实看
的是自己；写花，写的也是自
己。于是海棠便有了千百种模
样——她可以是空谷佳人，可以
是梦中情人，可以是雨后的那一
抹残红，也可以是画中那一位解
语人。

千年之后，当我们再读这些
诗句，每一朵海棠都还开着，带
着诗人当时的心情，在纸上静静
地等。

海棠花“开”古诗词

江南点心：香糕
■张进喜

走在月河老街，烤蛋卷的奶
香不时飘在石板路上，各种江南
小吃吸引着南来北往的游客。
油墩、麻花、糖糕、煎包、团子，当
然还有酥糖、桃酥、绿豆糕、云片
糕、八珍糕、姑嫂饼……短短百
十来米的石板路，写尽了秀水人
家的“鱼米之香”。

风姿绰约的运河风情、粉墙
黛瓦的窄弄深巷，月河老街不仅
有江南的小桥流水，更有美不胜
收的“嘉湖细点”。对于生长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嘉兴人来说，
最让人心心念念的美食有三样：
一是勤俭路上的小馄饨，二是建
国路上的汤圆，三是张家弄口的
肺头粉丝汤。然而，让我难以忘
怀的，是那并不起眼的香糕。

当年，嘉兴就数勤俭路、建国
路一带最为热闹。其实，就这市
中心的大街上，也没几爿副食品
商店。我清晰地记得，店里橱窗、
柜台展示最多的就是糖果、蜜饯，
还有饼干和糕点。那个年代，糖
果的品种也不多，无非是粒头硬
糖和奶糖两种。这些糖果往往放
在玻璃柜台上的雪花膏空瓶里，
比较受我们喜爱的是话梅硬糖和

“双喜”奶糖。大白兔奶糖则是上
海客人来才能吃得到。再就是饼
干和糕点了，长方体的玻璃柜台
下放得最多的是香糕、云片糕和
盒装的饼干。这些都是我小辰光
最爱吃的零食。

说起香糕，条状正方形香糕
的特点是通身雪白，表面微酥，
咬上去绵软湿润，似乎更甜一
些。块状扁方形香糕色泽呈琥
珀黄，边缘微焦，送入口中，“咯
吱、咯吱”作响，松脆但不硌牙。
细嚼时，米香先在舌尖铺开，接
着是桂花的清甜或椒盐的微辛，
回味还有香料的清润。在食品
厂做活的邻居告诉我，这香糕要
用上好的精白粳米碾磨成粉，添
入优质白砂糖，加上各种辅料，
制成糕坯，再放在烘箱中烘。经
过制糕坯、上烘箱等几道工序，
老师傅能烘出黄而不焦、硬而不
坚、上口松脆的上等香糕。如果
师傅手艺不精，烘成焦而硬的次
品，就会遭人口舌。

上好的香糕，一是松、脆、
香、甜，它不硬，却也不易碎，放
入口中细嚼，极为松脆，而且气
味香甜，耐人回味；二是质地纯
粹，口味纯正，原料须经多次筛
选，精挑细磨，还要二次高温灭
菌；三是甜度适宜，容易消化。
香糕味道也有香甜、椒盐之分。
各式口味中，尤以精制桂花香糕
深受城乡市民喜爱。婴幼儿泡
来吃则以条状正方形香糕为佳，
不仅口味柔软，而且香甜耐饥。
老年人吃这香糕，泡上一杯清
茶，看茶汤在青瓷里漾开，再咬
上一口香糕，便把江南水乡的慢
时光，细细嚼进了唇齿之间。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市区建
国路食品店、勤俭路食品店和后

来的第二副食品商店，都有糕饼
卖。当年，每户人家似乎都有个
装糕饼和点心的饼干罐头。有的
人家备些糕点是当点心吃，肚子
饿的时候垫垫饥。在糕点中，我
吃得最多的是香糕，倒不是我有
零花钱去买，而是母亲对它情有
独钟。母亲有头晕的毛病，常要
吃药。吃过药，总觉嘴里苦，没胃
口，就用香糕压一下，回味就有点
甜。我是跟着沾光的，母亲吃香
糕总会拿一块给我。

我在少儿时期是不大有零
食吃的，但凡父亲出差回来，包
里总会带些糕点、蜜饯之类的小
吃。那年头，父亲常到绍兴、苏
州、上海这些城市出差，说是外
调。外调是什么意思我懒得弄
清楚，但父亲的包一定要翻的。
他的包不大，但包里必定有酥
糖、麻饼，或茴香豆、卤汁豆腐干
这些糕饼小吃。只要晓得他夜
里回家，我就和小弟躺在被窝里
等，为的是吃上久违的糕饼。

老底子，嘉兴人过年走亲戚
都要带包糕的。糕么，是高的谐
音，有高中、高就、高寿和步步高
升等祝福之意。现在，满大街都
是商店超市，给长辈拜年的罐头
奶粉、曲奇饼干、各式坚果，琳琅
满目，品种繁多，这个糕点也就
不足为奇，谁还会去买干巴巴的
香糕呢。但是，状元糕的生意还
是一如既往的好，倒不是状元糕
有多么好吃，而是更在乎它的寓
意。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吉祥喜

庆就显得更为重要。
嘉兴人办喜事是少不了糕

的，年轻人喜结良缘置办酒席，要
请叔叔、伯伯、娘舅、姑父等长辈
来喝喜酒，登门相邀必定要带上
礼品，这叫请吃酒。上门请吃酒
的礼品也有讲究，大红硬纸盒上
有个戴着官帽男士的“状元糕”、
尼龙袋印着“双喜”红字的白砂糖
和袋装桂圆干是必定要有的，其
他就看亲密程度了，走得热络的
还会送上成箱的牛奶和盒装的
水果。不过，拆开“状元糕”的硬
纸盒，里面的香糕往往厚薄不
均、大小不一，而且粉粗味淡，实
在吃不出小时候的味道，扔了又
觉可惜，吃嘛，难以下咽。儿子
说，现在的“状元糕”仅仅是讨个
口彩而已，千万不要当“嘉湖细
点”来品尝。我也是摇头叹息，
真正想吃，月河老街的糕点可以
随意挑选，品种实在太多了。

年前，我们几个高中同学小
聚，有人刚从绍兴回来，拿出一包
香糕，说是绍兴特产，尝尝小时候
的味道。香糕方方正正，白中透
焦黄，质地细腻，散发着悠悠甜
香。拆开包装，每人拿了一块，我
看大家兴致不高，似乎吊不起胃
口。我细嚼慢咽，香还是以前的
香，甜还是曾经的甜，但总觉得与
小辰光的老味道相比少了点什
么，回味不出那份快乐与幸福。

其实，现在再品尝这香糕，
解一下馋真的不那么重要了，虽
说尝的是味道，品的却是回忆。


